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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我们的岚城我们的岚城 我们的故乡我们的故乡
□ 程建军

岚 县 被 称 为
“天上云间”，有双松
并茂、神镛声远等“岚阳

八景”。1950年以前，我的
故乡岚城是其旧县衙所在地。

历汉晋隋唐宋元明清迄今，
更制不一，而总以岚为名。

传说，明朝修城时适逢甲
寅年，因按五行及其地势建
城，故定此城为卧虎城。
隋、宋、明时期城墙屡
有修建。

要感谢北街得意张扬的《得胜回营》，让我可以在城
墙的怀抱里再次感受到了母爱的温暖。

留恋在那落满黄土黄尘的青石街上，我聆听着那依
旧一底一板的《打金枝》，悄悄抖落老羊皮袄上满身的霜
花，抽起一锅一锅的旱烟，尽情地把对郭艾的埋怨，盘旋
在这被历史早已忘却的黄土 中。

程氏祠堂里，岚山书院里，廷湖的朗朗书声仿佛还
在，廷涟的嘻嘻哈哈仿佛还在……我慢慢寻觅着你过往
的屏风和门楣，那是用家风凝聚成的智慧，那是用辉煌
凝聚成的辛劳。

我想，那棵新近才枯死的 700多岁高龄的宋柏，注定
会记住这历史迷香中散满悲哀与荣耀的风尘。

我已经无法体会，那时的你，和我的祖先是用什么
样瘦弱的肩膀扛起这座沉重的卧虎城，举起这沉重而又
沉重的江山。

衰草连横向晚晴，半城柳色半生笛。
恍惚中，就这样，我还是沿着那七歪八斜的羊肠小

道艰难地爬上了你，爬上了你那千疮百孔的黄土梁，爬
上你那风华不在的千秋万代的旧城墙……

我在苦苦地遥想那亿万斯年都纷纷扬扬的风霜雪
雨，亿万斯年都固若金汤的江山社稷，在你低眉在你倚
门在你嘀哩嘀哩的拨浪鼓声中，会是一段段怎样天生妩
媚的风流。

我孤独地站在，站在这破旧的曾经抵御过千军万马
的城墙垛口，我早已忘却的这万万千千的茫然，顿时化
作倾盆汹涌的骄傲，俯瞰这依旧繁花似锦的古道，这依
旧落寞苍凉的江山，快然吟出了几句不成器的诗：

西山巍巍天蓝蓝，
不及仙人跨鹤饮。
兴祥寺内暮鼓尽，
卧虎城中祖龙吟。
眼下这巍然挺立的黄土梁，依旧镶嵌在你四野苍茫

的胸怀里，不信，不信，你看看，北街人摩肩接踵，西山寨
气象万千，东门外遍地风流，南街旁宝信沧桑，卧虎城万
古长青。

因为，因为你虽然是黎民百姓眼中一巴掌般小小的
田埂，胸怀中却维系着万民万年江山的逍遥，所以你的
沉香般的记忆就有心如此这般张扬地显露了。

所以，来来往往的迁客骚人就为你留下了许多许多
名垂千古的诗词，来讴歌你，赞美你……

边月随弓影，胡霜拂剑花，李太白的诗歌浸入了你
的豪放雄奇；水作琴中听，山疑画里看，杜审言的诗歌融
入了你的清新俊逸……

在高九英的竹篱瓦舍中，在西征红军的登云梯上，
在前庄村的飞机场里，总有龙蛇的声影在你的王国里肆
意舞动翻滚，你知不知道那就是炎黄子孙才有的图腾！

天上云间最岚城。
而今，隋城不在，宋城不在，兑臼不在，跨鹤仙人不

在，钟鼓楼不在，西古寺不在，丁字街传奇不在，恩荣进
士不在，流芳知县不在，侯荻不在……

于是，我只好把满梁满洼的紫宝石缀满你的胸怀，
静静地把这曾经落满凤凰的瓮圈子，把这昔日王者的荣
耀一点点散入那满天灿烂的星河……

城墙怀古

我怀揣着那颗虔诚敬畏的心，缓
缓地行进在你满是铺栏实垫的四合院
中。

我悄悄推开你家后花园，溜进了
当年只有你曾经废寝忘食的签事房，
那里曾经是你阅览案卷整理案卷的所
在，是你身心俱疲时温暖的归属，是你
大爱无疆的永久居所。

如今，这里的石狮不在，墨香不在，
窗花不在，六房三班不在，肃静回避不
在，只留下一篇情深义重的《请减岚县地
丁钱粮文》，一篇逸兴湍飞的《关山赋》，
只留下一些散落在风中的前缘和你不想
有的喧哗。

鼓楼冲天、西山残照、绿水常绕、

卧虎有灵。我赞美于匠人们的精细，
我匍匐于天公的骄傲。

听着春雨春燕的清脆，眼里盛满
春花春草的明媚，我幸福着你的幸福，
我快乐着你的快乐!

此情此景，令我想到了清末岚县
知县程光祁的诗句“万堞森罗抱画阑，
远山近黛拥层峦。堂悬彩笔生风细，
水尽平湖着月宽”，山水岚城，没有浓
妆艳抹，没有虚张声势，有的只是一份
独特的宁静淡远。

走到魁星阁遗址（岚城民德小学
附近所在）之下，走到文庙遗址（岚城
中学附近所在）之下，我顿时恍然大
悟，你的儿女是多么的优秀!

范光宗，李士英，李连珍……还有
千千万万如他们一样优秀的岚城儿
女，迎面向历史走来，不断刷新着人们
对英雄和智者的定义。

还有那尊经阁、演武场、和合巷，
每一次幻想中的回望，都让我对滑向
历史深处的你，凭添了几分深深的敬
意。

如此，你那德才兼备满腹经纶的
儿女们，在你的社稷上勤勤恳恳地开
辟了一块又一块的乐土，不辞辛劳地
守护着一年又一年的王道。

我就这样痴痴地想，不管岁月如
何轮转，在你的江山里，我们的江山依
旧会是那么热烈昌盛那么万古长青。

仓街，背依古老的宋城城墙，是一
个落满历史风尘的地方，是一个充满
传奇风流的街巷。

仓街，是过去岚县国家粮库重地，
是当年嗷嗷待哺的百姓目光所系。

仓街，是我们岚县程氏聚居地之一，
是岚城程氏祠堂和岚山书院的遗迹所
在。

仓街，也是众多外地游客逗留时
间最长的地方。

在这里，我们会发现好多好多有
趣有味的历史细节。

一束岚城范家杏花，一勺岚城常
青绿水，一个风尘仆仆的岚城游子，一
碗春意盎然的岚城粉汤，一个内存满
满的岚城相机，深一脚浅一步，就这样
缓缓迷失在小仓街那些古旧的建筑群
落里。

坑坑洼洼的石板路，斑斑驳驳的
雕花楼，铿然有声的旧城砖，淡雅端庄
的青瓦房……

闭 着 眼 睛 哼 着 晋 剧 吸 着 水 烟 的
老 人 ，举 着 糖 葫 芦 举 着 风 车 车 举 着
花 卷 卷 奔 跑 的 孩 子 ，还 有 端 坐 在 自

家 炕 头 捏 面 人 的 纤 纤 玉 手 ，还 有 流
浪 在 城 墙 上 空 那 高 亢 嘹 亮《草 船 借
箭》……

花香鸟语，草长莺飞，最爱仓街，
一生寻梦好去处。

仓街，那棵看似枯死宋柏的根部，
又有几朵小小的春光闪现，好像志得
意满地向我开口述说，属于岚城过往
的辉煌，岚城过往的淳朴……

每一个转弯，我们都会与一段美
丽的历史邂逅，每一处停留，我们都会
留下深深浅浅的眷恋……

你的故事还在口口相传中神话，
你的风流还在鸡舍茅檐下刷新，你的
面花还在田间地头怒放，你的药壶还
在大街小巷轮转……

也许，你早已经褪去了当年的娇羞，
早已习惯了赤着一双大脚奔波流浪，早
已习惯了一盏青灯，一卷药书，一轮明月
独守这一份乡间医者的傲然与寂寞。

有谁知道这历史风尘里的真相，
有谁知道岁月飞沙里的密码，有谁知
道一个孤苦无依的弱女子伴着另一个
同样孤苦无依的女人，会把她们寂寞
到尘埃里的幸福活的如此灿烂辉煌?

让我高兴的是，有人新近在伍营
重修了大士阁，重塑了这位巧媳妇

的金身，同时还悬挂了一口崭新的铜
钟。

它虽然没有昔日钟鼓楼的大钟那

样远播四方余音绕梁，但我轻轻一敲，
它的声音居然也是那么响亮……

我只是这么轻轻一敲，岁月便慷
慨激昂地发出了它最美的呐喊，顿时
惊醒了那些蛰伏许久的陈年旧事。

功德碑身上挤满了密密麻麻的名
字，那些名字一定是冲着那位孝顺的
巧媳妇来的，一定冲着那位悬壶济世
的女国手来的，一定是冲着那根转动
的门轴来的，一定是冲着那条看家护
院的黑狗来的……

花谢花飞花满天，点点雨丝夹杂
着初春的些许冷风，从我的前后左右
包围过来，冷意顿起，我不由得加快了
行进的脚步，走向那北街的更深处。

古老的北街依旧那么淳朴，盛大
热烈的面花怒放在这汹涌的人潮中，
隐藏着你生前重重的叹息，印衬着你

落入凡间的种种秀美……
庄重典雅的大殿里，留下了你太

多的慈祥与温柔，我很想摇一摇，摇一
摇你当年那只走街串巷的拨浪鼓，可
是一把无情的铁锁却把我使劲推到了
千里之外。

我想你一定没有想到星斗的轮转
会卷走你所有的繁华和精彩，仅仅留
下这些满是沧桑的残垣断壁，仅仅留
下这朵快要被人忘记的面花吧。

在这狭窄的曲折的北街里，在这
破旧的苍凉的城墙上，在这人潮攒动
的百米“面花街”中，我痴痴地做着一
个又一个长长久久的护花梦，我细细
地嗅着这热气腾腾的花花草草，我默
默地抚摸着你江山社稷的秀美荣耀，
脑海中翻滚着你永不停歇的呐喊，仿
佛这才是我真真正正的江山，这才是
我曾经为之百转千回的社稷。

此刻，我已经扔掉了手中的相机，
脱掉了身上的棉衣与所有的盔甲，舍
弃了心中所有的矜持与煎熬，匍匐在
这盛大热烈的春天里，跪拜在这满园
怒放的春色里，迷失在这千树万树的
灿烂春光中……

我只想醉卧在你半截入天的钟鼓
楼怀前，醉卧在你满布药香的拂尘里，
醉卧在你波涛滚滚的绿水河中，感受
一下当年你所有温柔的期待，体会一
下当年你所有意外的光明，温暖一下
当年你所有清秀的容颜……

我们的岚城，我们的江山，我们的
胜迹，我们的登临……

县衙觅踪

仓街记行

岚城供会


